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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洋人谈西洋史，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，另一民族继起的说

法，或是某一文化崩溃，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。汤因比（

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，是改用“社会”一词，代替“民族”或

“文化”，并且补充了一点：某一社会崩溃之后，其构成要素可能

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。汤因比喜欢说“，中国社会”在佛教进

入之时已经崩溃，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，而只有“远东社会”。

在实质上，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。我们的周朝，十分灿烂，

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；我们的汉朝，十分雄伟，而不是一衰而

不可复兴的罗马。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，我们

的朝代虽有兴亡，国势虽有盛衰，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、巴比

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，不曾死亡，而且继续发展。

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。政府好的时候，是治；

政府不好的时候，是乱。治久了以后，难免有乱；乱了一阵以后，

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由于我们这礼义

之邦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，挺身而出，

做成非常之事“：拨乱反治”。于是，希腊、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

再治。而我们中国每逢“天下大乱”以后，不久便“形势大好”，一

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，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治一 迹看得太呆

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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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，或其修订人毛宗岗，说出一句令

人难以驳倒的话“：话说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”这等于

说“：治久必乱，乱久必治。”这种话，西洋人说不出来。他们对于

他们国家的未来，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。

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这八个字，与宇宙论中“一张一弛”的

大道理，颇能相通，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，分与合至

少是极可能的趋势“：合久会分，分久会合。”

至于，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，而真的分了，以及分久了何以

不仅会合，而真的合了“？人”的关系很大。位居要津的人，倘若

有决心与能力，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；倘若没有决心，又没有

能力，那末，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。

两汉的大一统局面，维持了四百多年；种种机构已经磨损、

腐蚀，不再管用。分的趋势，确已形成，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

央，剥削地方，是病征，而不是病源。

病的本身，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。打外戚，除宦

官，只是治标而已，治不了本。是所谓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而不

是培元固本，滋阴补阳。

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，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，减轻了

赋税，因袭了秦的“三权分工”的制度，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

各地的人才，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。

相与太所谓“三权分工”，是 尉分治文武之事，御史大夫专

管监察之事。这与美国的“三权分立”不同。在没有三权分立之

时，这“三权分工”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。

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，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“孝廉”，由皇

帝加以选拔，留在身边训练、察看，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、县

长，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。最好的，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

卿（部长）、三公（院长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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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光在昭帝之时，任“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”。大司马

是虚衔（加官），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。他掌握大权，由于替

皇帝“录尚书事”。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，在皇帝身边管文书。

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“，录”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，这

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、皇帝之下就成为 的第一人，也就

是事实上的皇帝。

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，三权分工的制度，不再存在。用浅显

的话来说，霍光替皇帝代阅公 相等人的奏章，文，代批公文。

虽则是写给皇帝的；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，都由霍光处理。

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、窦宪、邓骘、阎显、梁商、梁冀、窦

武、何进，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，大权独揽，宦官的领

袖们，有时候大权独揽，有时候几个人合伙，作“集体领导”，如单

超、具瑗等“五侯”，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（俗称“十常

侍 ”）。

东汉的皇帝们，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。寿命较长的桓

帝，死时才三十六岁。灵帝死时，三十二岁。顺帝，三十岁。和

帝自己，二十七岁。其余的，两位少帝，与质帝、冲帝、殇帝，都只

是一些小孩子而已。

和、顺、桓、灵之所以短命，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。其他的小

皇帝，有病死的，也有被毒死的，和、顺、桓、灵，留下了年轻的寡

妇，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。她们所能相信的，只能是自己的

父亲（国丈），或哥哥、弟弟（国舅）。于是窦、邓、阎、何等几家外

戚，便先后当权。

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，倘若是亲生的，则问题比较简单；

倘若是“抱来的（”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），那就每每发生小皇

帝略为长大以后，就被宦官挑拨利用，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

国丈或国舅，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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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的政治机构，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，一坏便全部都坏。

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，成为形式，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

吏的私人，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。于是

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，从上到下，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。老百

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。

东汉在经济上，本可以比西汉略好。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

能够解救的奴隶，逐渐地解救了。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

官的俸禄，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，军队的开销缩小，这些

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。

可惜，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，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，

表面上比以前少，事实上比以前多。公开的负担少，暗中的负担

多。所谓暗中负担，第一是铜钱贬值。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

平帝元始元年，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“亿万（”所谓亿万，是十万

万。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）。东汉的铜钱流通量，于王

莽末年的大乱以后，经过光武帝的整理，原已比西汉少得多。但

是，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，一方面连年打西羌、打匈奴，花钱太

多；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，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，更

不懂得什么叫做“平衡国家收支”。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：用少

数的铜，铸多量的钱。于是越铸越多。在顺帝的时候，中央政府

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，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

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。

其他的暗中负担，是官吏的种种摊派、勒索，包括老百姓不

敢不送上去的贿赂。

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，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，却不替老百

姓做事。水利的工程，让它荒废不修。黄河决口；别的河流也颇

有泛滥的。大水之年以后，常常有大旱之年。水灾与旱灾，轮流

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。天公又不作美。老天，不仅对人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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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，视若无睹，而且助纣为虐，于

水灾、旱灾以外，又加了地震、地陷、蝗虫、瘟疫。

东汉末年的人民，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，对老天也失望。

于张角、张梁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，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、

将死；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、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

老天，该有多好！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：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，

替代这苍天的，将是黄色的天。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

初五日，头裹黄巾，便能于天崩地陷、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。

结果，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，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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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的“黄巾之乱”，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

民革命之一。

它的人数不为不多，组织不为不强，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

导人物之不学无术，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，又没

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，更不曾聚集或培育

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。

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，及其两位弟弟张宝、张梁，

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、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，用来广收信

徒，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。汉朝的各级政府，何以会在安、顺、

桓、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？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

东汉末年的政府？老百姓所受的痛苦，除了苛捐杂税以外，还有

什么其他的原因？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？这

些大问题，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，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

的。

他们，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（黄巢、李自

成等等），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“，为革命而

从革 开头起，他们便命”“、先破 不坏 想了 睁现 开状再说 眼睛，

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，安得不失败呢？

计划，张角不是没有。他活动了十几年，遣派大弟子八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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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到各地区活动，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，以一万人为“一

方”，有些方超过一万，有些方不到一万。每方，设一个“大帅”。

这三十六万人，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：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

州、幽州，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、兖州，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

省、湖南省的豫州、荆州，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。

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。这二

人加入了他的组织，愿作内应。

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（中平元年，公元 年）三月初

五日，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。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。

这起事日期，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，

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。唐周的告密，使得张角一位负责

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，受车裂之刑；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

千多名徒众被捕、被杀。否则，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

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。

这边，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，尽量捉拿张

角及其所有徒众；那一边，张角也十分紧张，在暗中通知各地徒

众，同时举动。

举动的一天，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，自称“天公将

军”，叫弟弟张宝称“地公将军”，张梁称“人公将军（”巨鹿郡的郡

城，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，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，今日宁

晋县西南的地方。范晔《后汉书》与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均说张

宝是老二，张梁是老三。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与袁宏《后汉纪》，以

为张宝是老三，张梁是老二）。

张角的黄巾徒众，到处攻村庄，攻市镇，遇到衙门就烧。汉

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。原因是：他们人多。不到十

天，就“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”。

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，是张曼成。在河北蠡县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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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博陵的，是张牛角。张牛角战死以后，由褚飞燕继为头目，褚

飞燕改姓名为张燕，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。此外，

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、张丈八、陶平汉、雷公、白雀、波才，等

等。

洛阳的汉朝政府，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、豫州，分别讨伐张

角及波才等人。派往冀州的，是“北中郎将”卢植。派往豫州的，

是“左中郎将”皇甫嵩与“右中郎将”朱儁　

卢植是刘备的老师，也是刘备的小同乡：生长在冀州涿郡。

他以极少的兵，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，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

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。灵帝派了一个姓

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，卢植不向左丰送钱，左丰回去报告灵帝，

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。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，把

卢植逮捕，用槛车（囚笼）押解洛阳，派“东中郎将”董卓来带卢植

的兵。

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（朝那县

城的地点，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）。他的曾祖皇甫稜与叔父

皇甫规，均为“度辽将军”，可说是军人世家。他的祖父皇甫旗做

过扶风都尉，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，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，

做过中央政府郎中（相当于今日的司长），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

县令，被调回中央做“议郎（”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），转

升为北地郡太守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

带，东汉时的郡治，在灵武县东南）。这样看来，皇甫嵩似乎又是

一位标准型的文官。

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，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。

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。汉朝的读书人，原是文武合一，不

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。中国到

了清朝中叶，仍然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几个文人，先后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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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帅。只是到了民国初年，有了保定军校，文武才分了途。

皇甫嵩会同朱 ，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。他于决战之

日，用夜袭兼火攻。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，过惯了日出而

作，日入而息的生活：白天精神抖擞，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。皇

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，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。皇甫嵩之所

以用火攻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，竟然“依草结

营”。这河南禹县附近“长社”的一战，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。

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（禹县），被皇甫嵩追击，再度击

溃。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（河南大康县一带），及东

郁（山东濮阳县一带）的黄巾。

张角等人在冀州（河北省中部），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，打

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。汉灵帝的朝廷，命令皇甫嵩去。皇甫

嵩移兵向北，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，所用的方法又是夜

袭。这一次，不在深夜，而在凌晨鸡鸣之时，张梁全军覆没，被杀

了七万多人，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（张角这时候已经病

死，皇甫嵩开棺剉尸，割下他的头，送往洛阳）。

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，逃去了“下曲阳（”今日河北省晋县之

西）。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，同往追击，捉住张宝，斩他的

首。据范晔说，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，合埋在下曲阳的

城南，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（京观）。

生活在今天的我们，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。汉

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，有关“造反”的刑法一向是

很严酷的（后来，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，曹操在青州，即山东北

部，打败他们，不杀而加以收编。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）。

皇甫嵩立了大功，被拜为“左车骑将军”，领冀州牧，封为槐

里侯，食邑八千户。不久，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，

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“三辅”之地，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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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，大宦官（中常侍）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，皇甫嵩不给。张让在

灵帝面前，告皇甫嵩一状，说他打黄巾无功，又浪费了公款。灵

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“左车骑将军”的印绶，削减食邑六千户，

改封为“都乡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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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，与皇甫嵩是大同乡；但出生在豫州颖

川郡轮氏县；父亲在该地当县尉，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。

董卓生下不久，便被父亲带回凉州，和羌人混在一起。那时

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。董卓天性好斗，力气不小，会骑

马，又会左右开弓，喜欢腰挂双弓。他能打仗，可以当小军官，而

不是将帅的材料；读过兵法，却食而不化，不会运用。政治，他却

颇为擅长；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，不明大道。

他发迹很早，在本州做过“兵马掾”，主管武器与马匹；在中

央当过“羽林郎（”羽林营中的军官）。不久，他被派在中郎将张

奂下面当“军司马”，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，立了微功，升为“郎

中”，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“西域戊己校尉”。

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，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。校尉仅

次于将军，而将军的人数极少。最高的一位校尉，是“司隶校

尉”，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，等于一个州，称为“司隶

校尉部”。他的职权，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。

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“。戊己校尉”没有“部”；西域便

是他的“部”。戊己两个字，很费解。原来，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

北以外的地域（甲乙是东，丙丁是南，庚辛是西，壬癸是北）：用在

此处，意思是“带兵巡回各地，没有固定的辖区”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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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，便丢了官。他很有办法，很快就东

山再起，作了并州刺史，又升为河东太守。刺史管一州，职位低，

年俸只有（名义上的）六百石粮食。太守管一郡，地位高，权大，

兼管民政军政，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，年俸有（名义上的）二千

石。

中平元年，黄巾造反，董卓被拜为“东中郎将”，派到冀州作

卢植的继任，打张角，被张角打败，又丢了官。

中平二年，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、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，打

进了陕西渭河流域“，三辅（”三辅，是汉朝的三个郡：以长安为中

心的京兆郡，长安之右的扶风郡，称为“右扶风”，长安之左为冯

翊郡，称为“左冯翊”。扶风的中心是咸阳，冯翊的中心是大荔）。

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，也起用了董卓，任命董卓为“中

郎将”，不再加一个“东”字。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

州叛军。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，拜张温为“车骑将军”，不像对

皇甫嵩那样，加一个“左”字。董卓又升了官，由“中郎将”改为

“破虏将军”，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。

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，可能是由于懂得“政治”，懂得送

礼的重要，懂得如何送，以及送给什么人。

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，打了一个小胜仗，把边章、韩遂赶回

榆中县域（甘肃省榆中县西北）。张温派一位部下 荡寇将军

周慎，带三万兵去追击。周慎不听孙坚的话，被边章、韩遂打败，

丢了辎重与车辆，狼狈撤退（孙坚当时是张温的“参军事”，相当

于今日的高级参谋。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、韩遂的粮道。

周慎不听，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；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

章、韩遂断了）。

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，张温也给他三万兵，叫他去

打先零种的羌人；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，就被敌人围了，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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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军覆没；用了他的小聪明，伪装筑堰捕鱼，军队在堰的那一边

渡过了河，逃走“，全师而还”，有功，受封为 乡侯。

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。边章死于韩遂之手。韩

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，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，兼领了这些人的

部队。

韩遂带了十几万兵，围攻陇西郡的郡城（甘肃省临洮县东

北）。陇西太守李相如，向韩遂投降，参加他的造反。他们共同

杀死凉州刺史耿鄙；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“司马”，也作了韩遂

的同志。

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？因为

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，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

县、河关县的汉人。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

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，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

（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。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

部）。

马腾是马超的父亲。自从马腾入伙以后，凉州造反者的声

势更加浩大。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（陕西宝鸡）。朝廷升皇

甫嵩为左将军，升董卓为前将军，带了很多兵来，才解了围。

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：管钱的“少府”。

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，不肯来洛阳就职。朝廷就改派他

为并州牧。州牧比刺史大，也比太守大；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，

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。

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，统归皇甫嵩指挥。他不交；把部队

带去了并州，驻在河东，待时而动。

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，不仅不惩办他，反而求他进兵洛阳。

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；到达之日，何进已死。

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。宦官之中的蹇硕，先被何进杀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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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，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。

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。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

日，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。比较大的一个儿子，是十四岁的皇子

辩，为皇后何氏所生。另一个儿子，是九岁的皇子协，为王美人

所生；王美人已死，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。

传说，灵帝将死之时，有意立皇子协，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

命。蹇硕身体肥大，手握重兵，官居“上军校尉”，统辖了袁绍、曹

操、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。

蹇硕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；或是能力太差。灵帝

死后的第三天，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，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

子辩。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少帝”（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。

第一个少帝，是殇帝之后，安帝之前的一位）。

何皇后临朝称制，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。她的哥哥

何进，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，已经受拜为

大将军。现在，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，与太傅袁隗“参录尚

书事”。袁隗被加官为“后将军”，对何进很合作。

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，关在牢里，杀掉。次月，中平六年

五月，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，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，杀掉。六

月，灵帝的母亲董太后，忽然又死。七月，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

王降封为陈留王；并且向何太后建议，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，

改用郎官。何太后不肯，说“：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，怎么好意思

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？”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下命令给

董卓，叫董卓“假造反”，带兵来洛阳，吓唬何太后。

何进在八月戊辰日，进长乐宫，向妹妹何太后请旨。这一

次，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“常侍”而是要求杀尽所有“常侍”。小

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报告了“中常侍”张让。张让与段

珪率领几十个人，手拿兵器，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，把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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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到尚书省的阁楼，责备何进忘恩负义。他们说“：有一个时候，

灵帝生何皇后的气，几乎把何皇后废掉，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

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，这才挽回了局面。”责备既罢，他们就把何

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。

消息传出，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、张璋与虎贲中郎将袁术，

砍了宫门，攻到尚书省附近。袁术而且烧了南宫。张让与段珪

把何太后、少帝、陈留王都带了走。由南宫的复道（陆桥）走入北

宫。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，手执一戈，站在阁楼前面的路

上，仰头大骂段珪。段珪把何太后放了！何太后从阁楼之上跳

下。

不久，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，在“朱雀阙”

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，砍去他的头。何苗的头，忽然也被吴匡

叫人砍了。吴匡说：“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，却一向是袒护

宦官，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。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，何大

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。我们要杀了他，为何大将军报仇。”

董卓的弟弟，奉车都尉董旻，这时候也在场。董旻同意吴匡

的话，便与吴匡合兵，攻杀了何苗。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。他

是进宫为乃兄何进报仇的，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。

最热心于大杀宦官，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，也是为了替窦

武与陈蕃报仇的，是袁绍。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，很受袁绍

影响。袁术之反宦官，也是受了袁绍影响。袁术是袁绍的堂兄

弟。

这一天，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，所有的大小宦官都

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。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

走，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“小平津”，被尚书卢植追上，杀了

几个，其余的都投河自杀。

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，在黑夜中摸索，借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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萤火虫的光，走了几里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，搭乘，到达了雒舍

镇，住了三天，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。

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，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。他接到报

告，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，便亲自带兵到北芒，去

迎他们回宫。

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，很怕，怕得哭了出来，这也难怪。

董卓的兵，并非全是汉族的人，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，相貌很

凶。陈留王（皇子协）年纪虽小，却一点也不怕，能回答董卓所问

的话，清清楚楚，颇讨董卓喜欢。

董卓在辛未日，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。这已经是大杀

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。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，便是叫吕

布杀掉“执金吾”丁原“。执金吾”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。

丁原有兵。这些兵，董卓接管了下来。董卓本只带来了三

千名，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，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

城，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，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。董卓

得到了丁原的兵，实力增加不少。

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，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

隗，免掉司空刘弘的官，以他自己为司空。

第三件重要的事：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，提议废

掉少帝辩，立陈留王协为帝。

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：我要依照伊尹、霍光的前例，

废掉现在的暗弱的皇帝，改立陈留王。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，我

就军法从事。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，敢发言反对。卢

植说：“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，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

里糊涂，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，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

的罪过。当今的皇帝年纪轻，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，不可以

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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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，大怒，宣布散会，准备把卢植抓

下去杀。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，都劝董卓不可如此，他们说“：卢

植是一位大儒，声望极高，倘若杀了他，会惊动全国的人。”董卓

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。卢植也就离开洛阳，去了上谷郡作

隐士。

第二天，甲戌日，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，再度提议废掉少

帝，立陈留王。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，说“皇帝在丧，无人

子之心，威仪不类人君。今废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为帝”。这时

候，太傅袁隗，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，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，把

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，交给九岁的陈留王。袁隗随

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，就皇帝位。

在场的大小官吏，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，慷慨陈辞。

《后汉书 袁绍传》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：董卓

说“：天下之事，岂不在我？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？”⋯⋯袁绍说：

“天下健者岂惟董公？”袁绍说完了这句话，便“横刀，长揖，径

出”。

袁绍与董卓的争论，倘若有这回事，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

以前。袁绍在争论了以后，当天便离开了洛阳，奔向冀州（河

北）。

董卓很笨。吕思勉批评得好：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，董

卓是可以原谅的，然而他无此权力，也无此声望；为了替自己篡

位或揽权铺路，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。一个糊涂的少帝，要

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。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；想废

立，等待将来不迟。

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，是宦官把持政权。董卓到达洛阳之

时，宦官刚好已被杀尽。而且，外戚也完了。董卓如肯向好里

做 是十分容易收效的。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，也颇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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